
林倩和刘芳是住在历下
区解放路的邻居，两位姑娘都
是山师附中的高三理科生。林
父是一名副处级干部；刘父早
些年企业下岗后，找了个稍便
宜的地方租了家门头房，和老
伴儿一起卖烙饼。

这天，林倩放学回来后愁
眉不展，唉声叹气。林母见状，
开始了连珠炮：“和同学闹别
扭了？”“不是。”“考试成绩不
好，上老师黑名单了？”“不
是。”“丢东西了？”“不是。”“学
习太累，压力大？”

“都不是。今天，同学说去
年有一份内部复习资料押题
特别准，凡是把那套题做会的
学生，高考数学上130分都没
问题。数学是我弱项，如果能
弄到那套题，肯定能上一本分
数线……”

“就这事啊！知道哪里能
弄到吗？”

“这么好的资料，肯定是
紧俏货，怎么会在市场上泛滥
成灾呢！我只听了名字叫做什
么《精编参考》。浅灰色的封

面，和作文本差不多大小，成
系列的，上面印着学科名，其
他情况就不晓得了。”

林母拍拍女儿肩膀：“你
爸认识的人多，这事儿交给他
好了。”

话说林父接了“任务”，便
马不停蹄地奔忙开来。他认真
列了一个名单，把所有可能帮
上忙的亲友电话都打了个遍，
千叮咛万嘱咐对方务必在获
取信息后第一时间告知。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套资料
还真让林父给“挖”到了。听说对
方手里一共还剩两套，林父索性
花高价钱全部买了下来。

当天下午放学后一进门，
林倩便被满脸喜悦的母亲一
把抱得紧紧的：“你爸太有本
事了！那套书弄到手了！从现
在起，你要拿出蚂蚁啃骨头的
精神，一道题一道题地研究。
哈，到时候还考不过老刘家那
数学尖子吗？”

林母越说越兴奋，厨房里锅
碗瓢盆的交响声混合着她哼唱
的小曲，一遍遍在室内回响着。

饭桌上，夫妻二人不停地
往女儿碗里夹菜，老林俨然一
副全胜将军的派头，跷起二郎
腿，陶醉地咂一口酒后，用指
尖不时在桌上敲着鼓点。

话说林倩从拿到复习资
料起，就开始了细细研究，她
制订了周密的学习计划，向着
踏入高中大门的第一天起就
选好的奋斗目标加倍冲刺。

几天后的周日，刚刚吃完
晚饭的林倩听到了柔和的敲
门声。她从猫眼看到，是对门
的刘芳。

林倩犹豫着开门后，刘芳
俏皮地翘起小嘴：“不进去了。
想问问你，听说咱们学校最近
传得挺神奇的关于那套《精编
参考》的小道消息了吗？”

“……哦”，林倩的大脑一
圈圈飞快运转着，不知道怎么
回答最妥当。

“嘿嘿，”刘芳望着林倩的
眼睛，“你弄到了吗？”

“我……什么？”林倩故作
糊涂地摇摇头。

“那就好。”刘芳做个了鬼

脸。
林倩有些茫然，嘴角的笑

容慢慢消失：什么意思？我说
没有，她怎么如此开心？这么
顾忌竞争对手吗？怪不得妈妈
常告诉我得自私些呢！看她得
意的样子，不知道我已经研究
将近一周了吧！

刘芳笑得越发灿烂，继续
着自己的思路：“这是稀罕宝
贝呢！就知道你手头没有，看，
我给你送来了一份！”

一个沉甸甸的购物袋魔术
般地出现在林倩眼前，“好好学，
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哦！”做了一
个鬼脸后，刘芳转身回家。

第二日，林倩所在班级的
讲台上，安静地躺着一套《精
编参考》。其中的秘密，只有林
倩和班主任知道。

夜晚放学，林倩一路回想着
白天同学们兴奋的表情。她看到
热闹的解放路上，华灯正温柔地
抚摸着每位路人的脸颊。

一阵微风恰巧从耳际轻
轻掠过，她闭目轻嗅着若有似
无的芳香，甜丝丝的。

张袁两家结姻缘【宽厚所街忆旧】

□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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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范宁

我不抽烟，平生就没学过，压根
儿就不会抽。可是说起香烟，我却与
之有着很深的渊源，因为我生在烟
厂，长在烟厂。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60年前的那
个冬天，我在烟味笼罩中出生在济南
卷烟厂保健站。

那保健站是处四四方方的四合
院，占地面积不大，人员也不多，却设

有内科、外科、药房、挂号室、接生站，
还有5间病房，23张床位；2间产房，4

张床位。相对而论，医疗设施在当年
还算是不错的。尤其是那接生站，除
了为烟厂职工及家属服务之外，还为
附近的山东酒精厂、济南农具厂等企
业职工及家属实施接生服务。据记
载，从1952年到1960年，共接生婴儿
758名，成活率99%，我就是他们其中
的一名。

“企业办社会”是那个年代的特
色。其实，当年的济南卷烟厂规模并
不算太大，职工也不算太多，可“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厂子里除了保健站，
还有职工食堂、澡堂、商店、托儿所、
幼儿园、理发店、子弟学校等，当然还
有好几处职工宿舍。我从出生到参加
工作的1975年，就吃在烟厂、住在烟
厂，说长在烟厂丁点儿都不过分。

当年在我们家里，父亲抽烟，母
亲抽烟，兄长也抽烟，家里最不缺的
就是香烟。那时候母亲是二车间的掐
烟工，车间里到处是卷烟。我常去那
儿找母亲，或要饭票，或拿钥匙。如果
说十二三岁之前，我对香烟的熟视无
睹尚属正常的话，那么到了十六七岁
仍然对它不感冒，显然说明我压根儿
就不想学抽烟。记得“文革”后期那几
年，社会上到处都是乱糟糟的，当时
在烟厂的子女中，十六七岁的男孩
子，虽然还是在校生，但抽烟的太常
见了。分析当年没学抽烟的原因，我
想是我享受不了那烟呛。再者，当年
学抽烟的男孩子多是些调皮捣蛋包，
我是特别要求上进的学生干部，没学
抽烟似乎顺理成章。

结婚以后，我有了自己的小家，
虽然还会经常到烟厂宿舍的父母家，
却再也没有进过烟厂的生产厂区。

母亲是烟厂职工，虽然我自己不
抽烟，参加工作以后每个月少不了要
帮别人买福利烟，也就是烟厂内部照
顾职工的白皮烟。下乡期间，我是为
那些与我同病相怜的“插友”买；回城
进了工厂后，是为同事买，当然还是
为朋友买得更多些。我这项特受朋友
们欢迎的历史使命，直到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期，烟厂取消了职工福利烟后
才算结束。

我有很多朋友是烟民，说起当初
学抽烟，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当初
觉得好玩，有的是因为闲得无聊，有
的是朋友之间的你敬我让，有的是熬
夜提神所需要，有的是为了显示男子
汉的性格，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前不久有位结识不几年的朋友，
觉得自己烟龄长，且我又不抽烟，就
跟我说起了烟厂历史上出品过的香
烟品牌。他说，出过趵突泉牌的，也出
过千佛山牌的，但没有出过大明湖牌
的。我给他更正说，大明湖牌出过，只
是出的时间不长。他不相信，非得和
我打赌不可。见状我立马拿起电话，
给在烟厂工作现已退休在家的小妹
妹打电话，让她找出《济南卷烟厂
志》，把“大明湖牌”的影印纸盒皮用
手机翻拍下来传给我。几分钟后，当
我拿着证据给我那位朋友看时，他才
不得不服输。他对此很是莫名其妙，

“你又不会抽烟怎么能知道得这样详
细？”当我告诉他我生在烟厂、长在烟
厂时，他才恍然大悟。

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以为，抽
烟无所谓好坏，想抽就抽，不想抽就
算，顺其自然为最好，像我这样有烟
缘未必是烟民的固然好，但有烟缘必
定是烟民的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抽烟
虽有害于健康，但对于已知天命的我
来说，顺其自然更是一种自在。

宽厚所街是以独门独户
四合院著称的一条老街，在这
条东西走向长约400余米、宽
只有两米半多的街上住着不
足百户人家。街东头北靠历山
顶街，东南与大湾街相连，我
家门牌是宽厚所街17号（2007

年 拆 迁 前 改 为 宽 厚 所 街 4 3

号）。街东头路北的第一个高
台阶大门（宽厚所街1号）是袁
姓人家的私宅。

袁家大院木质的对开大
门上檐带有镂空的鼓状木雕
图案，跨过高高的三层大青石
台阶，通过尖顶的门楼进入大
门是一处空院，后有一面方方
正正的砖砌影壁墙，影壁后面
有东西厢房和宽敞的一排北
屋，这算是第二个院落。东侧
有一个长长的甬道，通向带出
厦檐的主院（第三院为主院），
高大宽阔的正堂屋是青砖砌
墙，房顶以鱼鳞状的青瓦排
列，两侧翘出的燕尾屋脊在周
边很耀眼。古色古香的大门外
两侧各有一尊箱体的大青石
门墩，虽说是为歇息而用,仍然
显示出了家族的显赫。袁氏家
族的大院主门楼与正北屋在
一个中轴线上，这又有别于传
统的民居宅院方位，能透出官
式民宅的身份，相传袁家的高
祖为朝廷的官医。

袁家大院不只一处，紧靠
1号大院的西邻、宽厚所街3号
也是袁家后人的住宅。济南解
放前夕，袁达生（音）变卖了3

号院落，所以2007年宽厚所街
拆迁前夕袁家只有1号这个三
进院了。在这两处相毗邻的院
落，袁氏家族先后六代相安而

居。相传袁达生为第四代，长
子袁受益，生性豪爽，待人热
情乐善好施，曾做过无线电技
术员，解放后为济南市岔路街
小学教员。另有一子袁受祜，
今年已有90岁，为青州市二中
离休教师。早年他们住在宽厚
所街3号大院。堂弟袁习之（子
袁鸣岐、袁鸣皋，女袁鸣燕）、
堂弟袁尔勤住宽厚所街1号袁
家大院。袁尔勤最初为济南师
范学校体育教员，曾组织济南
市的 一 批 小 学 教师成 立 了

“1950男篮队”并任教练，成为
济南市赫赫有名的业余男篮
队伍，代表山东到上海参赛获
得过第一名的好成绩；后来为
山东师范学院体育系教授，是
省内知名的体育界前辈。

我家老宅离袁家大院不远，
在他家的西边相隔6个大门。我

的祖父考取举人功名，父辈兄弟
四人也都成家立业。家里有一位
卢姓大师傅操持一日三餐，虽然
父辈都有了儿女，进餐要进公用
大餐厅，妯娌几个也要陪同长辈
一起来进餐，显示出大家族的人
丁兴旺。因为都是深宅大院，我
的父辈与袁家多有往来。我的二
伯母谭淑英上世纪40年代在济
南市县西巷小学任教，与从事幼
儿教育的邢国珍老师（袁尔勤之
妻）同为济南市小学教育的前
辈，两家子女也多为少年时代的
同窗学友。二伯母是一位百岁老
人，当年济南市历下区教委曾为
终身从教的老人举办了百岁华
诞，表彰她对教育事业的贡献。
邢国珍老人年事已高之时，仍热
爱幼教事业，言传身教鼓励女儿
走上了幼教岗位，现已成为济南
市较有影响的幼儿教育家。

我家与袁家后人的情缘来
自我的二姐张淑秀，1934年二姐
生于宽厚所街张家大院，年轻时
就读于济南师范学校，与袁受益
先生的长子袁昌龄是济南师范
的同班同学，他们于1956年结婚。
二姐夫1958年曾下放到铁路机务
段当工人，每天参与检修路轨，
下放锻炼之后入了党，后被提拔
为铁路第一小学校长，退休前为
济南铁一中办公室主任。二姐夫
多才多艺，写一手好字做一手好
饭菜。1958年我二姐生下第一个
儿子的时候，她的公公袁受益先
生特意准备了几册书，放到床
上，让新出生的孙子头枕书籍，
说这样的孩子将来爱学习，能成
大器。二姐、二姐夫养育了四个
儿子，今年正好是结婚60周年，
每逢佳节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84岁的二姐夫还在坚持读书
看报。

老街上的住户多生性温
良恭俭，对那些素不相识的体
力劳动者尤为礼让。我家院落
里用旱厕，那年月有淘粪工人
肩挑粪桶在天刚蒙蒙亮就入
户清理，夏天早早就来，此时
父亲总是沏好上等的茉莉花
茶，笑脸相迎地主动送到淘粪
工手里，还连声说道，“辛苦
了，您给我们家帮了大忙。”相
传袁氏家族在宽厚所街老宅
传承六代，从中医世家到后辈
的从教，也都给街里街坊留下
了极好的名声。2007年初春，
宽厚所街拆迁在即，我回到阔
别已久的老街，还专门走进袁
家大院，面对老屋真是感慨良
多，年少时和玩伴们打打闹闹
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赵玉玺

1974年，章丘市相公庄镇七
郎院村被定为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的首选单位。我作为村办电影
放映员，决心利用相机记录这重
大时刻。可刚准备，就把相机摔
坏了，只好到相公庄电影放映队
王绍海队长那里借用他的“海
鸥”相机。由于长时间没用，我打
算先试拍一次。

5月27日，我发现几名知青

正在院内图书室借阅图书，就
把他们都喊了出来。听说照相，
他们都很高兴。为了把我自己
照进去，我使用了三脚架并利
用了“自拍”功能。按下“自拍”
的刹那，我迅速跑向了早已选
好的位置。“咔嚓”，我们都被

“收”进了镜头。没想到，洗底片
时，我发现这张照片特别好。我
立马找来相纸印了一张。这张
自拍照是我(后中)和知青一起
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有烟缘未必是烟民

□杨曙明

42年前的“自拍”照

【忆海拾珠】

小图为二姐二姐夫的结婚照。大图拍于宽厚所街东头，右侧第一
家为袁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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